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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石之痛紫石之痛
□□苏苏··乌日娜乌日娜（（蒙古族蒙古族））//作作

哈斯格日乐哈斯格日乐（（蒙古族蒙古族））//译译

一

又是一个星期日。他穿着一件褪去原色的风衣，一

双看破世间喜怒哀乐愁的眼睛透过花镜瞄着周围的某

件东西，身边放着三脚拐杖和随手拎着的小包，抽着

烟，像是有什么心事，坐到位于小区院落中间轮型花畦

边上。被人世无情的风雨吹打过如霜降般的头发随着

清风飞舞着。

我下车走到他身边，说道：“巴老师，您怎么不在家

等着呢？”

“总待在家里闷得慌。图努日，你不是说这个礼拜

要去看你妈妈的嘛，怎么没去呢？”说完，他用责备的眼

神看着我。

“正要去的时候赶上我们家那口子出差了。没办

法，只能推迟到下个礼拜去了。”

“老人总爱念叨着孩子们。下次，从家里出发的时

候再给准信儿。这个时候，你妈妈煮了奶茶，不时地走

出屋子，看着小山顶看得都快塌陷了吧。可怜的！”

这句话就像根针，刺痛了我的心灵。

“哎，糟糕！我这一句回家看看，说得我妈妈都坐立

不安了呢。”我就像个惹了事的孩子，低头看着脚尖。

“今天我想和儿子出去兜兜风，晒晒太阳。”

“哦，那我们就来个郊游，看看天高云淡，让石头回

归到大自然，顺便散散心吧！”说着，他拄着拐杖起了身。

二

人世间的缘分可真是个微妙的存在。5年前，我们

与这位巴达拉夫老人一同搬迁到现在所居住的小区。碰

巧，还住到了上下层。巴达拉夫老人虽年近八旬，但是他

性格开朗，更为叫绝的是他还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眼力。

都说老人是小孩子心中的一座大山，这句话还真

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这栋楼的几个小屁孩是他们家

的常客，尤其我的儿子活像是被寄养到他们家了。要是

家里有什么同样的东西，儿子便跟我说：“妈妈！把多出

来的一个给高个子爷爷吧，行吗？”

高个子爷爷对我儿子也是疼爱有加。从北京、呼和

浩特寄来的珍贵礼物中，上等的东西最终总是归我儿

子所有。我就好奇，这一老一少怎么总有说不完的话。

“你的儿子比他们几个聪明而且懂事。”高个子爷

爷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听得我心里暖暖的。我们家做了

可口的饭菜，必须有老人的一份。如果我和爱人出差，

回来的时候必须带一份特殊的礼物。

我们3个人热热闹闹地谈论着，不一会儿到达目

的地，把车停到了宝丽干山腰的苏门湖边上的一处高

地。“爷爷，我来帮你。”一下车，儿子就从后备箱里搬出

凳子，还给爷爷拿着拐杖。

“我的大眼睛孙子，可算是会照顾人了。这样一来，

高个子爷爷不想老都难哟。”爷爷轻轻吻着儿子的额

头。他说：“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人和动物得到的恩赐都

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上帝的宠儿。每每走到原野上，我

的全身都会变得轻松有劲儿。”老人就像个孩子，高兴

得合不拢嘴。

“喳，喳！我们给宝丽干山磕头祈祷，让碎掉一块儿

的紫石回归故里吧！”闻言，我和儿子两个人也跟着老

人跪了下来，给山神土地爷磕了头。巴老师双手合十紧

闭着双眼，嘴里不停地祈福着。

“喳，孩子们！把带过来的食物祭献给山神吧！”过

了些许，老人说道。

“妈妈，让我来吧！奶奶已经教过我了。”说着，儿子

赶忙从包里掏出准备祭献的食物。

巴老师小心翼翼地从自己随身带着的包里拿出裹

在哈达里的那一颗缺角的紫石：“孩子，你手轻脚快，去

把这块石头放到那棵树旁边吧。”

我的儿子抱着包裹，朝着山上跑去。看着不时地回

头望的儿子，我在心中想着很多往事，绕着湖走了一

圈。等回到原点的时候，看见巴老师拄着拐杖已经走出

很远，出神地望着前方。

儿子出色地完成了高个子爷爷交给的任务，挥舞

着双手从山上跑下来：“爷爷，我把紫石放回家里了。妈

妈，我已经长大了。”儿子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天真地

笑着。

“我的孩子，你已经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了。”巴老师

先我一步迎了过去，亲吻着儿子满是大汗的额头。

“巴老师是不是很累呢？”我问道。

“喳，我也有些日子没有靠着家乡的石头了。”说

着，他指了指小山丘脚下的一块大磐石。

“哦，那我们就过去吧。”依照他的意愿，我和儿子

两个人把带过来的野餐摆在大磐石旁边。依靠大磐石

而坐的巴老师就像盘腿坐在炕首般安详。

巴老师看着远方的氤氲，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

说：“图努日，最近老师总觉得有不祥的事情要发生似

的。自从那天这两个小家伙摔碎紫石后，我心里就老想

一些尘封已久的往事。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没过上几天

安逸的日子！离开自己的至爱亲朋，临老的时候

还……”说着，巴老师用力吸了一口烟，双眼浸满了泪

水。原先，他可不是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啊……

三

匆匆岁月，诉说着无情的人间烟火。很明显，望着

远方山头的巴老师心中已经想起许久以前的沉痛历

史：

“从动荡的岁月开始说吧。那个时候，我的父亲背

上‘国际间谍’的罪名，含冤死去。追究其根源，源于放

在家里的一把进口手枪。早些时候，父亲在张家口做买

卖，碰上一位遭遇劫匪打劫、侥幸逃出来的喀拉喀好

汉，用自己的马换了他的手枪。却没有想到这件事日后

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那个时候，我正被流放到牧场摊上了放羊的活

儿。作为长子，我没能为父亲送终。两个彪形大汉整天形

影不离地守着我……那一天，我自出生以来头一回放声

大哭了一场。自父亲去世之后，我懂得了活着就是人生

最好的回报这个道理。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什么

样的想法都会产生。那个时候，我可以出逃到异乡。那些

人已经看出我是条硬汉，皮鞭不可能使我屈服于他们，

便用心灵战术对付我。就算是我走了，但这些没有人性

的东西会对我可怜的母亲和几个弟妹下死手。一想到

这一点，我便没有离开。”

“父亲去世没过多久，我们家又遭遇了一场沉痛的

打击。事情发生在晚秋凄凉的雨天。我的妹妹发烧了整

整一个晚上，母亲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派上用场。我去

了7次住在10里之外的大夫家也没能请得动他。那个

年代，谁都不会医治一个“魔鬼”的孩子。就这样，我们

眼睁睁地看着身患重病的妹妹与我们阴阳相隔。一想

到一个含苞待放的小生命被无情的死神带去，我的内

心犹如刀绞般疼痛，脑子里变得一片空白。那一天黎明

时分，我用勒勒车推着妹妹的尸体，将她安葬在山上。

那一刻，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我的心却在滴着

血。从那一刻开始，我无法自拔地爱上了黎明时分。心

中缅怀那一刻，犹如报晓的小鸟，早早起身的时候，我

的妹妹就好像站在那里向我微笑着。现在想来，我妹妹

得的是结肠炎。”

四

过来找巴老师的人们有时会摁错了门铃，于是问

道：“宝老的家住几层哪一户？”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已经

是见怪不怪了。凡是过来找他的人，嘴上都说着“宝

老”，一次都没碰上过称呼中携带不敬的人。对于这件

事，我深感好奇。

自失去妹妹之后，巴老师心里暗下决心，要成为家

乡德高望重的名医的入门弟子，后来果真如此。家乡的

人们都说巴老师从小心灵手巧，学东西也快。所以，找

他帮忙的人也多。更为神奇的一个传说是，他给人家看

完病，拉起马头琴或者吹着笛子唱起歌的时候，起初还

卧病不起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起身下炕了。据说，他

自制的用紫石碎片熬制的汤药有奇妙的疗效，所以老

医生给他起名为“宝日”（“紫色”蒙古语意为“宝日”）。

有一次，邻村的一位大哥生病进京治疗也没有见

效，在旗医院输液度日子的时候哀求家里人说：“让我

见一见宝日吧，只要见了他，我死而无憾。”没有办法，

家里人领着他来到了巴老师家中。巴老师结合老师的

药方和自制的药物使这位病人远离了死亡。

“托宝日的福，我健健康康地活到了今天。”直到现

在，每到逢年过节，他们一家子都会过来看望巴老师。

就连巴老师自己身患重病，去各大医院就诊都没

有见好，后来服用了自制的药物反而将重病根除掉了。

之后他还去呼和浩特复查，大夫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

说：“你这个人真是奇怪，诅咒自己得病吗？”

从那以后，他健健康康地熬过了20年时光……

五

我眼含着泪水听完了巴老师讲的故事。

“我总觉得，家乡的每一粒沙子、每一块石头都向

我传递着过早离开人世的父亲的呼吸声。为了慰藉思

念父亲的心灵，我从血气方刚的20岁就开始收集家乡

的石头，爱护着家乡的每一块、哪怕是碎成一片的石

头。物欲横流的今天，石头变得比人还娇贵了。家乡的

那些山峦就像只被挖出双眼的老鹰，在叹着气，在呼喊

着什么。‘大地的伤痛不容易愈合，就算挖出小到钉子

眼般的窟窿，也会听到它的呻吟声。切记，一定要将它

恢复原状。’这是一句祖先的箴言。要不然，我们将再也

感受不到它尊贵的神态。”

“我收藏在家里的每一块石头似乎都有灵气，总觉

得在和我诉说着什么。它们都有名字呢。”

“姑爷也眼馋我那几块石头，有好几次说要请专家

鉴定的。我就回敬了他一句‘等我死后再做打算吧’。从

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敢在我面前提及这件事情。”

“那天，这两个孩子摔碎的是以我发小丹巴的名字

命名的石头。它跟了我40多年。丹巴和我是依着宝丽

干山威武的雄姿、喝着苏门湖清澈的泉水长大的好朋

友。他身材矮小，人们都说我们俩‘骆驼配山羊，赛过神

仙伴侣’。但我们两个人一直是最要好的朋友。我父亲

出殡的时候，丹巴去了。他在埋葬我父亲的地方做了标

记并且告诉了我。他是我的大恩人。只可惜，他酗酒，过

早地离开了人世。”说着，巴老师深深叹了口气。

直到今天，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过来那天这两个淘

气鬼不小心摔碎了巴老师的这块石头，害得巴老师几

天都没给我们好脸色看的真正原因。

“不就是一块破石头嘛！看看这老头气成这个样

子，至于吗？是不是老糊涂了？”我想起另外一个淘气孩

子的妈妈说的话。

“唉，孩子们不懂事，惹您伤心了。”我活像个惹事

的孩子，低声说道。

“这块石头也随着主人的性子，想家了吧！”像是在

隐藏心中的哀愁，巴老师勉强笑了笑。

六

对于很多人来说，人生伴侣和他的子女就是他的

全部、他的世界。

“我的老伴可谓是我坎坷人生的依靠。她将两个孩

子抚养成人，又作为我生命中的左膀右臂，真是苦了一

辈子。可怜的！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在老去的时

候，有一个又懂又疼你的伴侣在身边，可算得上是世界

上最为幸运的事情呢。孩子，一定要懂得珍惜当下的幸

福。最近我总是梦见我那可怜的老伴，可能是要过去陪

伴她了吗？”说着，巴老师又一阵叹息。

“巴老师想得太多了，可能是您最近休息不好的原

因吧！”我试着去安慰他。

“比起你们，我给予孩子们的爱是远远不够的。我

努力着要去抚平内心的创伤，将两个孩子好好地拉扯

大。我的两个孩子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个个都学到了

真本领。可要命的是，临老的时候亲人们都不在我身

边。北京和呼和浩特这两个地方，我是住不惯。有句话

叫做‘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乡中水’呢。没办法，孩子

们只能在乡下给我盖了带有地热的房子。过不了多长

时间，我就要回乡下了。”这时，一直听着我和巴老师对

话的儿子把脸贴到巴老师胸脯上，哭着说道：“高个子

爷爷不要走，以后就住在我们家吧！晚上，您要是觉得

害怕，就让我陪您睡吧，我现在都成大人了呢。”

“妈妈，不要让高个子爷爷走，好吗？”看着泪眼模

糊的儿子，我也禁不住流下了感伤的眼泪。

“有空，你们两个可一定要去看看我呀。从这里出

发，不一会儿就到了我在乡下的家了。”巴老师抚着儿

子的头发说道。我看见他的眼眶盈满了泪水。

“喳，喳，三代人就这样在荒郊野外哭哭啼啼的，可

别吓坏别人了。我们回去吧。自古以来，人类就享受着

大自然的和谐，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得过这种厚待。今

天，我就像回到了童年，看着宝丽干山的雄姿，和你们

两个人过了无比快乐的一天。”巴老师换了话题。

我们三个人收拾完东西，踏上了归程。

“须弥山威武地耸立着，艾呼我心爱的杜丽玛，雄

鹰在山间飞旋鸣叫，阳春三月温和的季节，艾呼我心爱

的杜丽玛，爱你的心总向往着你……”巴老师轻声哼唱

着这首歌。他就是那些用一生演唱着这首歌的人中间

的一位。

几年后，巴老默不作声地去了自己终将要去的地方。

家乡的长者就是这样！遇到困难，他们虽像家乡的

紫石般坚强，但在脆弱的时候像一朵花儿，也会经受不

住任何的打击。

家乡的紫石！

坚硬与柔软

有人说在某处看到了早春第一波油菜花，看得心花

如菜花般绚烂，不禁怀疑，赏个油菜花，真的要舍近求远跑

到罗平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

当我站在曲靖市罗平县金鸡峰林前那一大片金灿

灿的油菜花面前时，以为会像以往那样，面对万亩花海，

内心的澎湃肯定会令我想要喊上那么几嗓子，可是我没

有。我只是安静地立在一朵朵花的身旁，伸出手来轻轻

触碰了一下那些嫩黄的脸庞，一抹柔软便在我心中荡漾

开去，刹时间漶漫如水，泛滥成海。

仿佛一种纯粹的黄是没有尽头的，它们恣意地在这

片叫罗平的土地上绽放着，风来它们舞，雨来它们迎，人来

它们笑。有时候，在五花八门的世界里待久了，忽然面对这

么明净的纯粹的铺天盖地而来的黄，人不禁会呆立当场，

根本不想说话，半句都不愿说，只想迎着风竖直双耳站在

这片干净的泥土上听一

听花们在说什么，我相

信，我们是懂得彼此的。

网上曾流传这么一句

话：“每年春天在武大看

人海，是每一朵樱花的

梦想。”我觉得倒很符合

此刻的场景。看眼前那

一大片在风中摆动的黄

色花朵，海一般掀起一

层又一层花浪，仿佛一

个个少女不断托起心中

的念想，起起落落不停

歇。或许我也该说：每年春天在罗平看人海，是每一朵油菜花的梦想。诸位看客，来

吧！请“成花之美”。

蜜蜂们早已从四面八方赶来，一头栽进朵朵黄色花心里，铺天盖地而来的

“嗡嗡”声，就那么一个简单音符，无需过多华丽的乐章，便奏起了一场盛大的春

之交响乐。幻想舀一勺蜜蜂采来的春意，让布满尘埃的五脏，填满风花雪月，填

满如春四季。这一刻，醉在漫天无际的花色中，只想我的余生，即使沒有谁的呵

护，也能在恬淡里沉睡，或在蜜意中醒來。

当然，其他地方的油菜花看来也很美，也一眼望不到边，那些花儿们长得颇

像江南女子，纤细、秀气、娇羞欲滴，在田垄间柔情似水地延展开去；而罗平的油

菜花，长得一点都不客气，人往花前一站，个头竟然被比了下去，有哪里的油菜

花需仰视才得以见？告诉你吧，罗平。这个古时唤作夜郎城的地方，人和花都这

么有个性。

罗平的油菜花不是小家碧玉，有一种慨然之气，粗犷而又不失其细致，坚韧

又不失其柔软。在这一眼看不到边的花地中，有一座座墨翠的山不容商量地穿

插在其间，像一个个沉默的武士站在那里，守护着万千花神。罗平之美，就美在

这山的坚硬与花的柔软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简单的事物，或者人心，往往会因为一份纯粹而变得更加强大。罗平的油菜

花之所以声名远扬，我想正是因为它一直以来的简单纯粹吧！

灵性的多依河

“很小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天上飘来绿丝带，变成了多依河……”几年前，

无意中听到一首朋友刚创作完成的关于多依河的歌曲，歌词生动，旋律优美，故

而印象深刻，但当时并没深究多依河到底在哪个地界。

那一天，众人沿着一条绿得透亮的河道行走，两岸古木亦用满身碧翠深情

地呼应着，整个世界似乎都被绿色占领了，当我惊叹这里的美时，他们告诉我这

里就是多依河。河岸沿途有巧手的布依族乡亲在卖一些草编或木制的小玩意

儿，我像个孩子一般逐个逐个捧起来观赏，啧啧称叹着。老乡只憨厚地笑着，就

算你光看不买他也一样笑眯眯，说这都是些简单活路，不稀奇的。我买了个花环

戴在头上，先不管其他了，就当自己正是花季少女，蹦蹦跳跳继续向前冲。见到

九龙十瀑奇景时，同行的人们赞叹瀑布群的美丽与壮观，走上前争相留影。也难

怪，满世界的绿之间忽见一片银色的水瀑飞流直下，真如仙境一般。我倒是更为

稀罕河岸下那条绿丝带一样流淌着的河，从小对原野对河流的亲近促使我顺着

湿滑的泥土路往下走。我觉得我一定要捧一掬多依河的水洗洗脸才能安心，甚

至，我想偷偷尝一口多依河的水是什么味道才觉过瘾。

一个包着白色包头的布依族女人与我在狭道上相逢，她弓着身子吃力地往

湿滑的河岸上爬。黝黑的脸，牙齿很白，身着藏青色的绣花布衫，布衫外围了一

大块果绿色的围裙，围裙上有一个夸张的口袋。女人皴黑的手里提着一个大网，

网里有物体在跃动着。见我下来，即刻闪到一边对我善意地笑着。我问那是鱼

吗？答说是，是多依河里最多的黄辣丁，原生态的，准备拿上去烤给游客吃。

不知为何，听到烤了吃，再看着网里挣扎的鱼儿们，我心里忽然痛了一下。

我说大姐等等，你这鱼卖给我行吗？她说行啊！走走走，上去我帮你烤好，撒上盐

很香的，你请你的朋友们吃。我说不是不是，我就买了把它们放回河里。啊？放回

河里？我辛苦了一早上才捉到这么多，你要放了？我说嗯，放了。谈好了价钱后，

大姐接过钱来，可亲的笑忽然收起了，一脸庄重地将钱慢慢卷起来，小心地放到

围裙那个夸张的口袋里，还不放心地往里轻轻按了按，完了抬头对着我又是一

脸的灿烂。

热心的大姐帮着我把鱼提回河边，我们合力把渔网打开，几十条小黄鱼兴

奋地冲出渔网，摇头摆尾地向河流深处游去，很快就无影了。有几条似乎不愿

走，围在我脚边的浅水处绕圈圈，大姐捡了根小树枝，帮我驱赶它们，却怎么赶

也不走。大姐说这些小家伙好像舍不得你哎！我心里顿时一暖，便蹲下身去用

手撩拨它们，嘴里道着再见，叫鱼儿们快回水里的家去。鱼儿们这回好像听懂

了，慢慢游进了绿丝带一般的河流深处，远处忽然有水花溅起，是它们在欢呼跳

跃吧。

我始终相信，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灵，天有、地有、人有、花有、草有、树有、河

流有、山川亦有。多依河如此灵秀之地，水里的鱼儿有灵性，那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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